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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荒野、自然與永續性的概念，在許多文化中往往為藝術傳統的重要部分。

視覺藝術與流行視覺文化更是傳播自然相關概念、故事與神話的關鍵媒介，引

發環保問題、生態與永續性的討論。藝術家、電影工作者、設計師與廣告商也

都附和著自然的信念與態度。我們對自然的論述深深影響了生態議題相關的保

育、復育、永續性等策略，以及藝術與藝術教育的實踐方式。本文試圖從藝術

史、流行視覺文化、當代藝術作品和藝術教育實踐中，回溯歷來有關自然的概

念。同時從常為人忽略的精神層面，即所謂的聖地概念，來檢視是否可能建立

一套與生態相關的藝術教育，並開發以地方為基礎的教學方法。以生態和師生

的生活環境為重點的教學、學習與藝術創作，都可從自然的概念中擷取豐富的

題材。本文提倡在地生態藝術教育，重新審視在地環境和以師生為中心的複雜

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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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與其永續性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議題。我們對自然的論述深深影

響了生態議題相關的保育、復育、永續性等策略，以及藝術與藝術教育的實踐

方式 (Cronon, 1996)。然而人類文化對荒野、自然與永續性的看法，往往充滿

吊詭矛盾與對立意見。達爾文對於人與非人類世界關係的基本主張，仍持續引

發神學、政治與教育層面的爭議。有些環保人士擔憂，消費型經濟終將毀滅地

球，因此人類應該回歸較簡單的科技 (Jensen, 2011)。其他人則認為現代化與

科技帶來了人類的進步與生態永續性 (Shellenberger & Nordhaus, 2011)。也

許科技與自然的關係相當深刻，而且同時隱含人道和神聖的意義  (Kelly, 

2010)。對許多政治與商業領袖來說，永續性是以人類為中心的策略，也就是

讓世界文明保持在富人熟悉的舒適程度 (Kingsnorth, 2012)。還有人認為，我

們已然喪失對自然的敬畏，透過科技方法來拯救惡化的環境，等於是科學對精

神力量和宗教的侮辱 (Berry, 1990; White, 2009)。梭羅曾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

問題，「為何我們如此汲汲營營地，渴望在這般令人絕望的事業上獲得成功？」

(1854/2004, p. 303)。 

在藝術與文化中，有關自然的概念與藝術作品都擁有豐富悠久的歷史，也

是在地生態教學的重要資源。但是，大部分學生很少去反思文化對自然的理解

是否正確，對於學校周圍豐富的生態與人文社群也相當陌生。在地文化與生態

的特色很容易被現代文明給淹沒，因為許多本土植物與動物都已埋藏在柏油停

車場下。不過，科技與生態問題不斷浮現，敦促我們在教學時應幫助兒童與自

然世界和在地社群重新建立關係 (Dubel & Sobel, 2008)。本文試圖檢視藝術

與流行視覺文化中的古今自然論述，以及當中各種神話、故事與矛盾說法。這

些有關於自然的概念，可提供在地生態藝術教育更豐富的觀念性脈絡。 

文中將探討十九世紀美國藝術、中國畫、流行文化與當代藝術作品當中的

自然。同時描述在當代藝術背景下，自然主義者與生態行動主義標榜的物質文

化。聖地常作為保育野生環境的正當理由，本文亦將透過不同的歷史背景來回

溯此一概念的起源。以地方為基礎的教學法提供了實用的架構，處理自然、生

態與永續性的相關概念。本文將簡短描述在地教學方法，希望能將生態及永續

性等意識型態，與藝術教育的實踐加以結合。 

自然的概念自然的概念自然的概念自然的概念 

我們對自然的論述深深影響了生態議題相關的保育、復育、永續性等策

略，以及藝術與藝術教育的實踐方式 (Cronon, 1996)。自然是一種孕育都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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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文化建構，一般常說，我們在自然當中「找到自我」(Dean & Millar, 2005)。

但是，人類定義自然的方式以及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則充滿了矛盾。我們想要回

歸的到底是何種自然？哪一種自然維續了人類生命，因而也需要我們保護？人

類文化與文明是自然世界的天敵嗎？我們想保護的是荒野，還是由人類文化澆

灌出來的美麗花園？我們希望將人類足跡從自然世界中徹底抹去，還是想創造

一種啟蒙後的糾葛關係？這些相互矛盾的主題，不斷出現在漫長的藝術史或當

代流行文化。舉例來說，Peter Jackson 的電影《金剛》 (2005) 改寫了美女

與野獸的童話故事，轉變為對人類與自然間複雜關係的漫長省思。女主角在無

力對抗文明摧毀性力量的悲劇野獸身上找到共鳴時，大自然的征服力量與救贖

力量恰恰形成悲壯的對比。這個故事撼動人心之處在於，它道出了人類渴望回

歸純真自然的吊詭情節。與非人類生物建立深刻關係以便獲得救贖的可能性，

一直縈繞在我們對自然的夢幻、想法與影像中。 

自然的概念：十九世紀美國風景畫自然的概念：十九世紀美國風景畫自然的概念：十九世紀美國風景畫自然的概念：十九世紀美國風景畫    

自然拯救文明人的想法，乃是美國藝術與當代環保主義者創作中的重要主

題。十九世紀藝術家 Thomas Cole 認為，文明的野性根源存在著療癒的生命

力。除了表達自然的崇高之美外，Cole 與其當代藝術家都抱持著一種天命所

歸的國家認同與浪漫國族主義，這種想法進一步促成了荒野公園的建立。他們

似乎相信，現代文明人可以透過接觸純淨、杳無人煙的荒野來獲得救贖。十九

世紀超越主義者主張上帝就是自然，並形成一種基督教泛神論  (Novak, 

2007)。對自然的省思就是一種虔誠的宗教行為。風景繪畫有其深厚的精神傳

統。George Inness 即認為，所有自然都反映出一種潛在的精神現實。他的繪

畫探討的是自然的內在精神 (Bell, 2003)。這種對自然的崇敬心態也顯現在當

時最受歡迎的畫作，Bierstadt 的《洛磯山脈》 (Rocky Mountains)（1863，

圖 1）和 Church 的《安地斯山脈中央》 (Heart of the Andes) (1859)。這些

影像再現了當時正迅速凋零的荒野的全盛風貌。這種對失樂園以及人類透過自

然獲得救贖的看法，也表現在當代美國文化中，如 Ken Burns 的系列影片《美

國的驕傲：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s：America’s Best Idea) (2008)、James 

Cameron 的電影《阿凡達》（2009，圖 2）以及許多生態永續性的相關論述

中。這些故事與藝術作品傳遞的，正是精神與自然連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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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lfred Bierstadt，1863 年，《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s)，大都會美術館 

 

圖 2  James Cameron，《阿凡達》(Avatar)，2009 年，二十世紀福斯公司 

 

自然的概念：風景與美國西部自然的概念：風景與美國西部自然的概念：風景與美國西部自然的概念：風景與美國西部 

對於聖地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在美國西部孕育出特別豐饒的概念。各

方人士對於這塊區域的保育、開發和永續性等議題更是交鋒不斷。以壯闊的西

部山水為主題的藝術家，透過卓越的方式表現開疆拓土的國家神話。1860 年

代，Bierstadt 畫筆下的優勝美地與洛磯山脈風光將無數人潮帶入優勝美地

谷，也將此處變為美國自然主義的聖地。在這片未受文明污染的純淨大地上，

人們可以領略造化的鬼斧神工與上帝的無所不在 (Goetzman & Goetzman, 

1986)。藝術家如 Bierstadt 或 Thomas Moran 更是建立美國西部荒野公園的

重要推手。出現在他們畫作中的原住民，往往都扮演著田園閑適的角色，也因

此強化了大眾的普遍想法，亦即原住民與自然世界存在著獨特的和諧關係；在

這些圖像中，原住民代表自然，而非文化 (Novak, 2007)。西部荒野公園最純

淨無暇的面貌，就是沒有任何人類居住其中的時刻，但對於曾以此為家的印第

安民族而言，這種看法極為不近人情 (Cronon, 1996)。 

自然的概念：中國山水畫自然的概念：中國山水畫自然的概念：中國山水畫自然的概念：中國山水畫 

長久以來，中國畫推崇自然之美，並深受哲學與宗教觀點所影響。在道教

思想裡，人要學習沈浸在大自然裡，最終才能與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的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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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感共鳴，發現更為真實的自我。自然是遁世之人的皈依處，也是重生力量之

所在。在這些繪畫中，自然不是人類活動的背景；相反地，人類地位遠低於無

法束縛的宏偉自然。傳統中國畫家常在自然裡浸淫數月，漫步於山野間，直到

發現自己內在的真我，才會拾起畫筆作畫 (Munsterberg, 1955)。氣或是精神，

為中國繪畫的重要基礎。繪畫要能反映出流貫宇宙並統一萬物的自然精氣。因

此，純粹寫實的畫作比不上表達內在神韻的作品。中國繪畫不是從一個想像出

來的立足點來觀看自然，而是要展現自然變化萬千且包容萬物的特質。佛教與

道教認為自然超越了幻覺，體現出深藏於自我最深處的內在現實 (Bullen, 

2012; Lipitt, 2012; Sullivan, M. 1979)。人類並非萬物之主，而是被孕育人性的

自然包含其中 (Miller, 2012)。 

自然的概念與當代流行文化自然的概念與當代流行文化自然的概念與當代流行文化自然的概念與當代流行文化 

十九世紀美國藝術家以及中國悠久繪畫傳統對自然的看法與敘事，也反映

在當代藝術與流行文化中，而且因目前的環境破壞與氣候變化造成的天災等現

實因素，而顯得更加迫切。即使是生態科學也無法削弱這些故事中的精神特

質。例如，電影《阿凡達》便從泛神論的角度描述文明的衰落，以及如何透過

與原住民和自然合而為一來重獲救贖，同樣的主題也出現在 Kevin Costner 多

年前的電影《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 (1990)。宮崎駿 (Hayao 

Miyazaki) 的作品也反映類似觀點，他所描繪的自然充滿寧靜田園氛圍，希望

以此療癒人類文明造成的破壞。他的環保童話《魔法公主》(Princess Mononoke) 

(1997)，探索了自然之美與日本民間傳說，同時描繪現代工業化帶來的危機。 

衝突、恐懼、救贖與破壞等主題也重複出現在多部電影中，如《決戰猩球》 

(Planet of the Apes) (1968, 2001)、《迷霧森林十八年》(Gorillas in the Mist) 

(1988) 和不同版本的《金剛》(King Kong) (1933, 2005)。Werner Herzog 的

紀錄片《灰熊人》(Grizzly Man) (2005) 所探討的，則是當自然不符合人類浪

漫的想像時，會釀成多大的悲劇。該片的人類主角試圖融入灰熊生活圈中，後

來卻慘遭灰熊殺害並吞噬。導演呈現的不是自然如詩如畫的和諧美景，而是其

深不可測的危險與漠然。我們的文化同時著迷於自然的救贖本質，以及天災、

基因突變和無法克服的疾病所象徵的自然破壞力。 

文化所建構出來的自然一直限制了我們對「風景」的看法。荒野保育或模

擬野生生態興建的花園等文化行動，都相信人類可以找回失去的和諧樂園 

(Merchant, 1996)。許多保育行動的討論都將都市社群屏除在外，認為它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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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是自然」。但是生態研究認為，都會社群也蘊含豐富而多元的生態系統。

例如，紐約市的生態系統就比其週邊的鄉村地區更多采多姿。無論在廢棄遺跡

或公園保育區內，野生大自然都在都市裡重新勃發興盛。世人開始認識到，都

市自然與鄉村自然不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都市與其他地方的自然同屬於一

個相互連結的動態系統 (Stand, 2008; R. Sullivan, 2010)。 

自然概念與當代藝術家自然概念與當代藝術家自然概念與當代藝術家自然概念與當代藝術家 

一些當代藝術家的創作深植於生態與自然概念當中。十九世紀藝術家喜歡

歌頌荒野的崇高美感，但畫家 Alexis Rockman 卻描繪出人類主宰自然之後造

成的醜陋景象。脆弱的文明未來黯淡無光，飽受基因工程與全球暖化等問題的

威脅。他的畫作提醒我們，如果人類再不約束對自然資源的濫用，巨大力量就

會衝擊人類文明  (McKibben, 2006; Rosenberg, 2007)。攝影家  Robert 

Adams 記錄了山水的美好與醜惡，有時兩種面向甚至出現在同一張攝影中 

(Sollins, 2009)。他除了捕捉一棵樹木的美麗畫面，也拍下數十英畝範圍內，

樹木砍伐殆盡、毫無生氣的山丘。Edward Burtnysky 的作品則拍攝人類開礦

與建造水壩後，在山水田野之間留下的龐大印記。這些藝術家都扮演起社會運

動者的角色，試圖讓眾人瞭解環境已經為人所改變。Shana 與  Robert 

Parkeharrison 的攝影小說，就像是為地球以及人類瘋狂卻註定失敗的挽救自

然行為寫下註解。他們透過夢境般的影像，描繪人與地球之間的精神斷裂面 

(Rosenberg, 2007)。這些藝術作品都以迷人又驚人的手法，顯示人類的理想

與夢想如何改造了世界的面貌。 

若想培養一種安居其中，而非遠遠注視風景的生態意識，我們需要一種新

的藝術 (Strand, 2008)。有些藝術家主張與自然共同聯手創造藝術，他們認為

自己正與非人類共同創作 (Gooding, 2002)。Andy Goldsworthy 便展現將自

然融入文化中的渴望。他的作品是對特定地方的象徵性干預，也是一種聯手創

作。作品大多出現在戶外土地上，並受到特定地方的自然素材與天氣所影響。

Robert Smithson 或 Walter de Maria 等地景藝術家，試圖以自己巨大的藝術

品來改造山水，但相對之下 Goldsworthy 則相信稍縱即逝的美學，任由本土

素材訴說自己的故事 (Gooding, 2002; Grande, 2004)。他面對的難題在於如

何適應與創造和地方、四季、在地素材與天氣的對話。這種合作倫理與複雜理

論不謀而合，二者都認識到自然的變動不居與複雜難解。2010 年，Doug 與 

Mike Starn 在大都會美術館屋頂上創作《巨竹》(Big Bambu)。這個不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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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裝置由五千枝竹竿交織而成，表達藝術家對複雜性、自然演變、生物進

化與相關性的看法（圖3 與圖4）。面對自然的混亂與複雜本質，人類不僅要

懷疑自己是否能控制如此黑暗與不安的自然世界 (Merchant 1996)。 

 

 

圖 3  Doug 與 Mike Starn，《巨竹》(Big Bambu)，2010 年，大都會美術館 

 

 

圖 4  Doug 與 Mike Starn，《巨竹》(Big Bambu)，2010 年，大都會美術館 

 

物質文化與自然概念物質文化與自然概念物質文化與自然概念物質文化與自然概念 

當代藝術作品常反映出與物質文化研究和收集相關的跨領域策略 

(Duncum, 2005)。Mark Dion 藉由收集物品組成的作品，顯示物質文化正影響

人類對自然、地方與知識的看法。實物收集所構成的文本，可展現出多層次的

文化以及人類對自然的假設。這些形式上的設計充滿了象徵意含，也常展現精

神或儀式性價值 (Gooding, 202)。Nicholas Lang 與 Chris Drury 以偽科學的

方式來展示實物，但是偏重其象徵，而非說明功能。就像 Wolfgang Lei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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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地毯一樣，實物展示的目的是透過展現自然物體來彰顯神聖性。這些收集

作品代表了對自然與人類知識特質的獨特看法  (Buchli, 2002; Graham, 

2011)。例如，Dion 便將自然史改寫成文化史，並以收集物品為媒材來評論人

類對科學客觀性，以及人類與非人類世界關係的看法。深受批判理論影響的視

覺文化研究認為，影像是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而物質文化研究卻賦予物體象

徵與儀式方面的意涵。它們成為了富含故事與意義的文化標記 (Duncum, 

2005)。 

藝術與生態行動主義藝術與生態行動主義藝術與生態行動主義藝術與生態行動主義 

其他藝術家試圖瓦解藝術創作、社會批判、科學探究與行動主義之間的界

線。環境藝術先驅 Agnes Denes，將自己的作品設計成一種善意的干預行為，

以及留給未來世代的遺產。例如，Wheatfield - A Confrontation (1982) 藉由在

下曼哈頓區種植一英畝小麥，來質疑藝術與藝術品的功能。其目的是改變藝術

品的性質，將它從可供收藏的商品變成一種沒有界線的事物，以便探討工業擴

張與剝削的問題。她在芬蘭將一萬棵樹巧妙種成一個數學圖案，創作出《樹山》

(Tree Mountain) (1995)，以表達她的美學與政治主張 (Rosenberg, 2007)。栽

種與復原也是 herman de vries 的創作主題，他曾指定一片田野作為藝術品，

然後任其自然生長。David Nash 的種樹計畫如 Ash Dome 始於 1977 年，

目前逐漸到達成熟階段。Nash 和 de vries 兩人都在探討自然的演變過程如

何與藝術目的發生互動 (Tufnel, 2006)。這些藝術家不認為自然環境只是人類

利用或消費的資源，對他們而言，自然是精神再生與合作的根源。他們意圖重

新賦予這片土地不同的意義，並思考內在與外在空間之間的重疊與偶發性。 

Mark Dion 仔細研究生態論述、收集與物質文化，強調自然概念中出現的

吊詭與難題。在《A Meter of Jungle》(1992) 當中，他將一處考古發掘現場與

後續的展覽當成一件藝術品，以及瞭解風景的方式 (Sollins, 2009)。他的作品

運用了科學語言，但又刻意呈現主觀、幽默與超現實。Newkon Vivarium (2007) 

則顯示出人類崇敬自然背後的吊詭之處，這件作品將一段八十呎的斷木埋在附

設良好通風與灌溉系統的溫室裡（圖 5），以此顯現二十一世紀生態倫理與永

續性所面對的一些難題。從展示中，我們看到溫帶雨林特有的多元複雜生態，

但這一切卻得借助大量的機械裝置。這些為保育生態而做的努力同時也顯示出

無可救藥的荒謬性。Dion 認為，這件作品比較像是一個需要靠生命維持器苟

延殘喘的垂死病患，而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有機體。這件藝術品說明了人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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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世界之間吊詭又矛盾的關係，以及試圖瞭解或保護非人世界時遭遇的重重

困難。 

Dion 的作品常探索特定地方的複雜生態網絡。許多生態藝術與教育都表

現出對生命的尊重，同時也是一種倫理的約束力量，藉此保護或拯救遭人類威

脅的生命 (Inwood, 2008)。但自然的複雜性遠遠超乎人類想像，如欲瞭解或保

育自然，仍須借助人類文化、科技與工業的力量 (Boetzkes, 2010)。Dion 利

用藝術與科學方式來批判人類對自然的定義、互動與再現方式。Dion 認為，

自然永遠超乎我們的定義與再現範疇。他的作品鼓勵我們重新思考自然的交互

關係、複雜性與自然的奇妙之處。同時也傳達出在瞭解自然系統，甚至採取生

態意識策略時，所遭遇的各種障礙 (Sollins, 2009)。 

 

 

圖 5  Mark Dion，《動植物公園》(Vivarium)，2007 年，奧運雕塑公園，西雅圖 

 

自然、生態與藝術教育自然、生態與藝術教育自然、生態與藝術教育自然、生態與藝術教育    

生態是由關係動態構成的複雜互動系統，這種看法催生出複雜理論，也影

響人類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理解 (Gradle, 2007b)。生態、自然與永續性的藝術

與藝術教育，僅將人類視為一個物種，與其他有機體共存於複雜關係網絡中。

知識的建構是在人類史與自然史當中，於特定地方發生的共同進化與關係的部

分過程。主宰甚至資源管理的概念，將人類與非人世界區隔開來，但如今這種

觀點已遭更具體而複雜的意識形態所取代。這是回應過去將地球視為可利用資

源的思考模式 (Davis & Sumara, 2008)。該策略同時著重以地方為主的教育實

踐，並強調以地方、社群與生態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 (Carroll, 2006)。這種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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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試圖探索特定地方，以及當藝術創作融合觀察與經驗知識時所產生的連

結 (Gradle, 2007a; Graham, 2007a)。強調在地特色的教育著重探索學生與教

師所處的環境，以及學習場所的關係網絡。 

地方為主的教育地方為主的教育地方為主的教育地方為主的教育 

在地教育試圖取代制式化的標準，建構以地方優勢、歷史與特色為主的課

程。其基本重點在於人類與自然社群間的關係網路 (Inwood, 2008; Jennings 

et al.; Smith, 2002; Theobald & Curtiss, 2002)。這種教育認為人與自然接觸的

經驗，深刻牽動著我們的創造力、想像力和心理健康 (Louv, 2008, 2011)。與

非人類世界相關的經驗，乃是人類發展與健全狀態的重要因素。連結各個在地

區域與教育目標，有賴於經驗性與多領域學習的進步傳統，其中包含戶外教

育、問題式學習、生態教育、環境教育、社區式學習、服務式學習與自然研究

等。將進步教育的前提整合至生態科學與系統思維的洞見中，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直接接觸人群、地方與事物 (Knapp, 2008)。教師的教學目標不再是幫助學

生順利進入令人沮喪的全球化市場，相反地，則是應該培養學生處理社區議題

的能力。對於遠方大陸上的生態危機感到無計可施的學生，現在可以在改變自

己社區環境時重獲信心 (Jenkins, 2012)。 

以地方為主的批判教育，結合了在地教育對於社區與生態的重視，以及批

判式的教學法，目的是探索自然與社群的相關意識形態  (Gruenewald, 

2003)。以在地為主的批判式教學法同時包含環境正義運動，企圖對人類主宰

地球的現況提出質疑。這種教學法重視社群、生態、自然史和學生生活的在地

環境，希望為藝術教育提供豐富的背景與內容 (Graham, 2007a; Gruenewald, 

2003)。它提出了一套變革性的課程，以在地現象、行動主義與學生的社會現

實為關切焦點。以地方為主的批判式教育著重於重建與維持人類與非人社群的

技能培養，並認為生態系統的破壞可能也會腐蝕人類的創造力 (Gigliotti, 

2008)。這種批判策略拒絕將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斷然二分，強調人類與非人

社群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Carpenter & Tavin, 2010; Graham, 2007a; Sobel, 

2008)。 

同時重新思考人類對在地環境的態度與決策中隱含的政治與權力問題。例

如，學生可研究藝術家 An My Le 的作品，同時思考戰爭景觀當中的生態與永

續性議題，包括美國沙漠進行的軍事備戰行動。其中如美國西部沙漠的生態研

究，以及意識形態之爭如何改變這片土地 (Graham, 2011)。學生也可將步行

當成一種藝術行為，或把收集實物作為發表藝術評論的創意行為。他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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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自己居住的一般環境，思考忽視或不加注意的態度，是否能夠作為因應自

然的方式 (Graham, 2007b)。教師與學生可以共同探討，人類對自然的概念如

何建構出持久不變的主宰模式，以及今後如何以其他方式重述這些概念，方能

改善既有看法。 

在實踐方面，在地教育會帶領兒童到戶外體驗人類以外的世界，並多多參

與自己的在地社群。這些經驗讓兒童有機會探索無限可能，以及無拘無束的自

然面向，進而啟發更多創意 (Louv, 2011)。人類若缺乏接觸自然世界的機會，

便無法體驗在地社群與生態的多樣性，進而將感覺疏離與漠然 (Pyle, 2008)。

這套教育方法旨在引導兒童透過個人經驗，更深入地瞭解非人類世界。藝術教

育工作者也可以藉由當代藝術家的藝術實踐與策略，學習如何融合在地教學

法、地方的神聖性、生態和物質文化等元素，發展出適當的教學策略。若能從

當代生態與藝術的觀點來思考，則更能為自然研究或風景繪畫等許多傳統藝術

創作活動，提供更有意義的脈絡空間 (London, 2003)。例如，戶外觀察與寫

生活動可以培養兒童的意識，並呈現自然概念中的複雜意涵。教師可以思考如

何透過培養自然意識來發展環境行動主義。 

生態藝術與藝術教育希望能夠透過變革，扭轉現代生活與非人類世界之間

的斷離處境 (Gradle, 2010)。利用藝術性方法來實踐或呈現生態知識，這對於

一個生態與人類社群正逐漸為漠然、商業利益與剝削侵蝕的世界來說，實為重

要 (Gradle, 2007a)。Mark Dion 的作品就質疑文化對人類干預生態系統的假

設，以及對自然史想當然爾的推斷。從生態與在地出發的藝術教育將人類看成

複雜關係網絡中的一個物種，與其他有機體平起平坐。這套教育的主題是關

係、關懷、在地特色以及學習的精神層面。教師與學生不再是客觀的局外人，

而是人類與生態社群的合作者、參與者與互動成員。如此一來，藝術、教學與

研究便能發揮回應與復原的作用。 

聖地聖地聖地聖地 

「自然」環境的一個重要面向，乃是它們與精神觀念的連結，例如聖地、

崇高感和對非人類世界的敬畏感。有些地方能提供人類精神力量的泉源，支撐

他們物質與精神的存在。十九世紀美國超越主義者認為，自然就是上帝的化

身。這種泛神論也出現在當代流行文化當中，而且形成一種綿延不斷的人類經

驗，許多文化傳統便常將荒野視為人類與其他自然世界生物共享的聖地、廟堂

與庇護所。有些傳統認為，荒野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乃是整體中不可缺少的

部份 (Snyder, 1990)。因此，破壞非人類世界就等同於摧毀精神力量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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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喪失了自然的神性展現 (Berry, 1990)。大自然常帶給人敬畏或驚奇感 

(Louv, 2011)。以地方生態為創作主題的當代藝術家，往往將藝術創作視為一

種精神與社會實踐行為 (Gablik, 1991)。因此，對於在地教育、自然保育和永

續性等概念而言，聖地的概念至為重要。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自然的概念、永續性與地方自然的概念、永續性與地方自然的概念、永續性與地方自然的概念、永續性與地方    

對於非人類世界而言，生態藝術與藝術教育一直同屬於關係不太緊密的倫

理範疇內，其共通之處在於二者都認為應該修正人類中心主義觀點，才能更徹

底地瞭解整體性、創造力與成長的意義 (Boetzkes, 2010)。風景、永續性與自

然的概念永遠是由意識形態、吊詭論述與羅曼史來定義。自然成為一種文化建

構與干預行為，並不斷滋潤人類的夢想與想像力。美國風景畫的歷史顯示，風

景不是迎向世界的客觀窗口，而是由傲慢、特權、所有權、精神性、主導性與

權力等意識型態所形塑而成。有關自然的看法都是一種文化干預行為，乃是為

了服務其人類發明者 (Strand, 2008)。 

當代文化也不斷建構有關自然的想法、故事與幻想情節。環境保育活動也

常只是偏重景觀壯麗的自然，而忽略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自然。透過回歸原始

而純真的自然來獲得救贖的想法，也持續受到流行視覺文化與環境論述的支

持。其他論述則認為我們的生態問題原本就屬於創造的一部分，人類想要回歸

的樂園並不存在。也許我們應該調整那些將自然視為美好、平衡、和諧與善良

的概念，正視自然無比複雜、危險和不斷流動的面向。 

例如，將自然看成需要修復的「他者」，這樣的態度也可以納入重建超越

性價值的表演或儀式。復原的概念包括思考如何在地球上優雅地生存，放棄主

宰角色，學習珍惜自然的奧秘，或以謙虛的態度對待自然 (Jordan, 2003)。自

然被看成是一個與人類和文化保持變動關係的動態景觀 (Jordan, 2003)。這種

看法已經打破對失樂園的幻想，轉而思考如何透過有利於人類與非人類社群的

動態關係，學習在地球上重新生活。也許追求永續性時，人類需要與自然建立

有效而動態的關係，並能擁抱生態變化的複雜現實。 

在地教育認為應該體驗在地生態的多元樣貌，因為體驗自然有助於開啟兒

童的創造力與健全的心靈 (Louv, 2011)。在地教育以及物質文化研究的融合、

可以在我們探索自然、生態、文化與永續性的相關意義時，提供更廣闊的思考

平台。這種策略仿效生態過程而發展出多種認知方式，如互相依存、關懷、永

續性與合作關係 (Riley-Taylor, 2002)。它強調關係、關懷，並重新探討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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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特色，開發革命性的學習方式。山水、地方與藝術創作的精神面向影響

了人類瞭解土地的方式，以及人與土地的關係，同時也引領我們懷抱著對自然

的敬畏，勇敢邁向一個有缺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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